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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修道之谓教”是《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落脚点，回答了生命（性）如何实现的问题，具
体路径为：“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诚明”强调的是依靠生命内在力量去明晰事理、遵道

而行、率性而为的内发型生命实现路径；“明诚”代表的是借助于生命外在力量来逐渐开启、激活个体内在潜质的外塑型生命实

现路径；“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呈现的是既要向内用力，又要向外诉求的内外兼修型生命实现路径。 在《中庸》看来，无论选择

哪种路径，个体生命的主观意志及其努力程度（“五弗措”）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只要肯付出主观努力，都能达成学习目的，
取得不同意义上的成功，最终实现生命价值。 三种生命实现路径贯穿于《中庸》 “学问思辨行”的修道过程之中，不仅传递了

“修道之谓教”的高远立意，还体现了深刻的生命哲学和教育哲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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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庸》是一部蕴含丰富生命思想的儒家经典，
开宗明义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

教”是三个逻辑严谨、层层递进、系统连贯的基本命

题，体现了深刻的生命哲学和教育哲学意蕴。 “天命

之谓性”①，是生命（性）之所以来；“率性之谓道”，
是生命（性）之所以行；“修道之谓教”，是生命（性）
之所以成。 在《中庸》 “天—命—性—道—教”上行

下达、双向打开的逻辑循环中，各环节相互联系，环
环紧扣，而“教”是生命（性）最终达成的关键。

　 　 一、《中庸》“修道之谓教”的内涵

１． “修”之内涵阐释

《中庸》开篇第三句言：“修道之谓教”。 按徐复

观先生的理解，“修道之谓教”必然要承接“率性之

谓道”，《中庸》的深邃内涵在此处才得以全面呈现，
无此“修” 字，一切便都会落空。 “修道之谓教”，

“教”被看作是按照“道”的要求来修饰、充实、发展、
完善先天之“性”的过程。 “道有品节，修而全之，是
之谓教” ［１］。 “修”的对象是人的生命，因此对于人

自身来说，修道即修身，就是弥补个体生命中的各种

不足，并使之发展和完善；对于他人而言，就是通过

外在的教育帮助其端正生命，实现生命，使之合乎天

性本然。 “个人的修道（学）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来

说，其本身即是一种具有生养、化育能力的立教

（教），而立教（教）无非是进一步向着修道（学）的回

归” ［２］。 “凡言道皆是说教，圣人修道以立教” ［３］，
“道”与“教”并不是彼此分离的并列关系，而是规律

与事实、内容与形式的密不可分关系。
“修”，郑玄注释为“治”：“治而广之，人仿效之，

是曰教。” ［４］“治而广之”和“人仿效之”是“修”的两

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即自修与修人。 自修曰学，修人

曰教。 朱熹对此注解为：“修，品节之也。 性道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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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

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 ［５］ “圣
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与

《易传》中“以人文化成天下”的意义基本一致，即表

达了用人类文化来塑造人的意思。 因此，《中庸》
“修道”的内容实质上包括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
社群活动、行政事务等更为广义的文明教化活动。

２． “教”之内涵阐释

《说文解字》释“教”为“上所施，下所效”。 按照

上引郑玄的解释，“教”与“修”，虽内涵有别，外延却

基本相同，包括两个方面：“上所施” （“治而广之”）
和“下所效”（“人仿效之”）。 其目的也包括两方面：
“成己”（《中庸》语）与“成物” （《中庸》语），即达成

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的和谐统一。 “上所施”即“治
而广之”的目的是“成物”，“下所效”即“人仿效之”
的目的是“成己”。 所以，“教”即“修”也。 “教”的

基本含义是指教育。 《孟子·尽心上》言：“得天下

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６］ 这个基本含义又可引申

为“教诲”“教化”“教授”“教导”“教养”等义。 “教”
字在《中庸》里很少直接出现，但被奉为儒家经典性

命之学的《中庸》通篇传递了广义的“教”之意涵：教
人学道修身养性，教人如何达成“成己”“成物”的目

的，教人如何明道、尽性、安身立命以至于知天等［７］。
所以说，“《中庸》之篇，无非教也” ［１］。 一方面，“天
命之谓性”，自然的天赋赋予了宇宙中的人以生命，
人需要做的是率性而为，遵道而行；另一方面，个体

生命因天资秉性不同无法呈现性之全体，人也并不

是纯粹消极被动地领受上天的赋予和恩赐，还需要

通过根据性的本然（率性）进行修炼（修道）的教化

活动，积极主动地担负起天命转化的重要使命以弘

扬和彰显悠远广博深邃的天道。 于是，“天—命—
性—道—教”互动通达的生命生成模式蓝图就在

《中庸》里得以呈现。 王船山甚至认为，“‘教’就是

《中庸》，即是君子之道，圣人之道” ［３］；“道” 需要

“教”来实现，“教”是《中庸》的最终归结。
在《中庸》 “天性—率性—修性”的生命发展轨

迹中，起点是“性”；过程则要求率性而为，遵道而

行，不得违逆与背离；终点即“修道”之“教”，“教”是
《中庸》的重点和落脚点②。 “修者，有所不至而修之

也” ［１］，也就是《中庸》 所言的 “修身以道，修道以

仁” ［８］，“尽其性”和“至其诚”须通过学道修身的功

夫才能得以实现。 “所谓的‘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

可以概括为‘格物致知’、‘修身正心’，通过这样的

‘尊德性’与‘道问学’的有机统一，……实现人格的

自我完善” ［９］。 依《中庸》的观点，“修道”即要顺应

和遵循生命成长发展的基本规律，“教”就是要依据

生命自然本性的方向和特点进行修习涵养而扩充

之。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庸》“修道之谓教”是我

国教育史上首次对“教”字赋予形而上学的意涵。
如果说，“天命之谓性” （天命下贯而为性）是一种

“天生德于予” （《论语·述而》），那么，“修道之谓

教”可看作一种“下学而上达”，即通过个体生命的

体悟修道而上达天道，在人生实践中不断体证着生

命的终极存在和价值追求，以实现天道与人道、天命

与人性的贯通。
３． “修”“教”之路径方法

生命（性）是《中庸》的落脚点和归宿。 那么怎

样实现生命的发展？ 怎样修道？ 或曰生命达成的路

径和方法有哪些？ 《中庸》十分清晰地呈现了三条

路径或过程模式：其一，“自诚明，谓之性”；其二，
“自明诚，谓之教”；其三，“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所谓“自诚明，谓之性”，是由生命内在诚性而

明了外在事理的过程；所谓“自明诚，谓之教”，是由

明晰事理而达到天性至诚的生命境域的过程；所谓

“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则是既向内用力又向外诉

求的内外兼修的生命实现过程。 “自诚明”是“圣人

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多为“生而知之”③

（孔子语）的“先知先觉” （孟子语）；“自明诚”是人

道，多为“学而知之” （荀子语）的“后知后觉”④（孟
子语）；“诚明”相当于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⑤。
“诚”和“明”在目的效果上又是一致的，故《中庸》
说：“及其成功，一也。” ［８］ 三种过程模式都是对“修
道之教”的路径方法的具体阐述。 这就是说，无论从

生命发展还是从教育实践来看，都既要唤醒上天赋

予生命的内在本性，又要不断地努力向外求索体认，
并且应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掘、发挥和

发展生命潜能（即《中庸》曰：“尽性”），实现生命的

最高境界。 《中庸》的生命实现及其教育路径⑥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中庸》的生命实现及其教育路径图

　 　 二、“诚明”———激发内在能动性让
生命率真自由地展现

　 　 “凡言教则无不率于性。 事之合者固有其分，则
‘自诚明，谓之性’” ［３］。 “自诚明，由尽性而穷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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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先自其性理会来。”（《正蒙·诚明》） ［１０］ “自”即自

发、自主、自然等，“诚，即自性之成也” ［１１］。 “诚”
者，性之内在本然也，即上天赋予人的自然禀性；
“明”者，性之认识功能也，即自然禀性的彰显与呈

现。 “诚之自身的完成，是诚自身的一种自主运

动” ［１２］。 “‘诚’是人所有美好德性存在的会聚、谐
和状态；‘诚’是人性的真、善、美的开展；‘诚’是不

加刻意思虑，从容、自然地对人之本性的呈现” ［１３］。
“由诚而明，乃人性自然的作用，乃人性自身的要

求” ［１２］，是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生命修道路经。 换

言之，“诚明”即是未受外在因素干扰的“诚性” “德
性”“天性”等生命内在本质自发、自主、自然地呈

现，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自觉自为，不需他人推

动即可达成；二是自我领悟与适时调整，无需他人过

多地干预。 由于“自诚明”者大都是“生而知之”的

“良知良能”者，他们基本上能够做到“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⑦，“从容中

道” ［８］“安而行之” ［８］。 因此，“诚者，自成也” （《中
庸》语） ［８］。 正如孟子所言：“仁、义、礼、智，非由外

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１４］需要做的只是“存其心，养
其性” ［１４］“存善”“思而得之”“扩而充之”。

在《中庸》里，“自诚明，谓之性”与“天命之谓

性”中的“之”不同。 “天命之谓性”的“之”是实词，
意思是“的（东西）”；而前句的“之”是虚词，没有实

际含义，只表语气用。 “天命之谓性”的意思是说，
自然赋予的东西叫作“性”⑧。 “自诚明，谓之性”则
是从功能和作用的角度言性，意思是指自我内在的

认识能力是天性内在所具有的（功能）。 “诚者自成

也，而道自道也” （《中庸》第二十五章）。 “诚，是人

与物之所以为人与物的内在本质。 诚是一种自我存

在、自我呈现、自我实现的实体” ［１２］。 这就是说，一
句“自诚明，谓之性”，说明《中庸》作者充分认识到

了人是具有认识（意识）能力的生命体，这恰恰是人

与宇宙其他生命体的本质区别，也是人之所以为人

的本质所在。 “诚，是天赋予人的德性” ［１５］。 “‘惟
此德性，乃天然具足，本自圆成，真实无妄，备在于我

而不假外求者也” ［１６］。 “由诚而明者，自内而形诸外

之动也” ［１１］，体现了生命本体自我认识的天赋能力。
这进一步表明：“诚明”是一种将生命内在固有本性

及其潜能（功能）自觉自动激发的行为，亦重视生命

自我的体悟，强调生命潜能的内在唤醒。
依德国生命哲学家柏格森的话：“在一定范围

内……我们连续不断地创造着我们自己。 自我的

这种自我创造，是对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更完整、更合

理的说明。” ［１７］《中庸》的“诚明”亦指这种生命的自

我创造，是一种内发型的生命实现路径。 “诚者，不
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 ［８］。 “由其内全所得

之实理以照事物，如天开日明自然无蔽” ［１８］，生命其

实是勿需依靠外在特殊培养就能实现的，也不应刻

意追求其他额外附加的目的，而是要激发主观能动

性让生命自然本性率真自由地展现。 《中庸》首章

中“显”、“微”和“慎独”⑨之类的描述都体现了其对

生命内部能动力量的重视，表达的意思是：生命持续

的动力和源泉主要来自于生命内部而不是其他附属

于生命之外的东西。 只有充分唤醒生命固有的内在

潜能，遵循生命的基本规律，以自主、自悟、自化的方

式润泽生命、激活生命、释放生命，才有可能达到“不
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 ［８］ 的生命自由之境，
也就是老子所说的“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

成”（《老子》第四十七章） ［１９］ 的自我完善、自我实现

的理想境界。 魏玄学家王弼用“‘自化’ ‘自生’ ‘自
济’‘自治’ ‘自观’ ‘自保’ ‘自善’ ‘自显’ ‘自足’
‘自守’‘自得’‘自成’” ［２０］ 等一系列由“自”组成的

词语表达了与《中庸》相类似的观点。 孔子则说：
“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孟子主张“自求”“自得”“内求”；二程说：“学也者，
使人求于内也。”“‘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
故有之也。 ……学莫贵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日自

得”（《二程遗书》卷 ２５）。 王阳明强调的“君子之学

求以得之于其心” （《观德亭记》）等都说明，生命的

实现是一种自我发现、自我体证、自我完善的过程。
这种思想也对后来宋明理学以“发明本心”和“致良

知”为主要特征的主体体认与教育方法思想的形成

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明诚”———借助外在力量激活
内植生命中的本有潜质

　 　 “明诚”是《中庸》作者设计的与“诚明”完全不

同的生命实现路径。 《中庸》在强调“诚明”这一内

发型生命实现路径的同时，也没有忽视“明诚”这种

外铄型生命实现路径在生命本性展开、完善和提升

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明诚”，宋儒解释说：“自明

诚，由穷理而尽性也，谓先从学向理会。” （《正蒙·
诚明》） ［１０］“自其外者学之，而得于内者，谓之明。”
（《二程集》）“明能引发本然之诚的潜能，明为诚的

一种推动力” ［１５］。 “由明而诚者，自外而摄诸内之动

也” ［１１］。 “自明诚，自外入也，故可名于教……明者

致曲，故能有诚” ［２］。 清人王夫之说：“‘自诚明谓之

性’而因性自然者，为功于天；‘自明诚谓之教’则待

教而成者，为功于人。” ［３］ 《中庸》第二十七章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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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学”呼应“自明诚”。 “道”为通假字（“导”），有引

导、指导之意。 “道问学”即引导、指导问学。 其实，
“道问学”与“自明诚”内涵相同，均强调向外学习的

重要性。 “学也问也，求之外者也；闻也见也，得之外

者” ［２］。 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

变化发展的条件。 《中庸》 “自明诚” “道问学”也充

分认识到了环境、教育等外部因素在生命发展过程

中的重要影响，强调借助而且必须借助外在的教育

力量（明）来约束个体的行为。 “‘自明诚，谓之教’，
由教以诚也……，由乎教，故非学则不得也” ［２］，即
借助外在于生命个体的力量来逐渐开启、激活生命

自身本有潜质，通过对生命外部世界的求知体悟，不
断修正生命中“自以为是”的偏颇，以达成人的生命

内在本性的发掘，最后实现“诚”这种生命的最高境

界。 “自明诚者”并非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自成），
大多数属于“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 ［８］，需要依靠

不断学习才能达成生命的平凡人。 他们“由穷理致

知去其私欲以复全其所得之实理，必由学而能” ［１８］。
在《中庸》看来，对于“学而知”和“困而学”的人来

说，需要后天的修道及不断地向外学习，才能“成

己”，最终“成物”⑩。
人，之所以走到今天，与其他生命体不同的就是

能够学习、善于学习，而且是善于利用它无限丰富、
充实和完善自身，从而使自身脱离了动物界而获得

了巨大的解放和自由。 诚如荀子所言：“君子生非异

也，善假于物也。”（《荀子·劝学》）仅仅依赖天生自

然之本性是不够的。 天性只是一种后天发展的潜质

（或“种子”或“端倪”）。 如孟子主张“善端”、荀子

主张“恶端”，都持“端倪”说。 天性只是一种“端倪”
或“萌芽”，若要达到生命至诚之境，还需要后天的

存养、扩充、化性起伪的功夫。 正所谓“性相近也，习
相远也”（《论语·阳货》）。 荀子强调：“可学而能，
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 （《荀子·性恶》）
“伪”既是“所学而能”“所事而成”的功夫，也是其结

果，也就是生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在因素的

影响。 《中庸》 “明诚”也强调的是学习、教化的工

夫。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

和” ［８］。 如果说这里未发的“中”是一种未受外力影

响的生命本然状态的话，那么下句“发而皆中节”的
“和”即是生命在外在环境和外在教育作用后的实

然状态。 生命的自然天性在与外界事物接触之前处

于未发状态，只能看作是一种可能性；经过外界环境

的熏染以及向外地学习，生命的自然天性开始向人

文之性转化，可能才得以成为现实。
那么，怎样向外“学”呢？ 怎么实施“明诚”模式

呢？ 《中庸》提出了具体的策略：第一，把握过程，循
序渐进，层层深入，具体要求做到“博学之，审问之，
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８］；第二，笃行践履，也就

是“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 ［８］；第
三，择善执着，“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８］；第
四，灵活善变，即“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

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 ［８］（“曲”是局

部之善，局部之明；“致”是用力加以推扩，即是博

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第五，也是最重要的

“五弗措”，即立志坚定，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人
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果能此道矣，虽
愚必明，虽柔必强” ［８］。 充分发挥生命主体的主观

能动性，是能否实现生命最终发展目标的关键因素。
可见，“明诚”的外铄型生命实现路径不仅不排斥而

且也十分强调主观内在因素在生命达成中的积极

作用。

　 　 四、“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发
挥先天与后天、内部与外部的共同作用
和影响
　 　 《中庸》在提出了“诚明”与“明诚”内外两条生

命修行路线后，则从修行目的的角度说：“诚则明矣，
明则诚矣。” ［８］ 宋人解释说：“自其外者学之而于内

者谓之明，自其内者得之而兼于外者谓之诚，诚与明

一也。”（《晁氏客语》）《中庸》还具体以不同类型和

层次的“知” （生知、学知、困知）和“行” （安行、利
行、勉强行）均能达成目的来说明这一点。 只有这

样，才能“合内外之道”。 “诚”与“明”、“诚明”与

“明诚”、“性”与“教”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它们

在个体生命发展中又分别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法

国自然主义教育家卢梭指出，个体生命的发展受到

“天性”、“人为”和“事物”三种力量的共同影响。
三种力量如果互相抵触冲突，那么人们接受到的只

能是坏的教育；倘若和谐一致，人们才能获得好的教

育，从而过上安逸的生活。 而《中庸》则认为：“诚与

明不是单独的增长，而是因果的循环。 诚明相互发

用的结果，使个人得到充实，使人的价值得到完全的

实现。” ［１５］一方面，先天德性以萌芽的形式存在于每

个个体生命之中，是生命实现的内在根据和前提条

件。 “诚明”的生命实现路径无非就是这种先天潜

能的逐步展开、充分发挥和扩充发展，以至“至诚”
之境；另一方面，《中庸》同时也意识到，外在教育活

动对生命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对“学而知之

或困而知之”的人以及“利而行之” （以为有利可图

而去做）或“勉强行之”（在外在要求督促下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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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说更是如此。 这就是“明诚”！
“诚明合能，是个人在宇宙间创造活动、实现个

人创造能力的泉源，以达到个人发展的最高目的为

原则” ［１１］。 在《中庸》看来，生命的实现是先天与后

天、内部与外部共同作用和影响的结果，既依赖于生

命自身的内在特性，又不能摆脱外部环境和后天教

育的外化影响。 如荀子所言：“干曰、夷貉之子，生而

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 （《荀子·劝学》）所
以《中庸》言：“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明，“为内在

之存养” ［１１］，由至诚而明白道理，是生而知之，生命

本能的自然体现；明诚，“为外在之发皇” ［１１］，即经过

后天修学明白道理，是学而知之、困而知之，是外在

教育的功效。 两者相互为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是“一个相互包含而又相互衔接的动态过程” ［２１］，
“表现为一种双向的统一关系” ［２１］。 “自内而外的由

诚而明”与“自外而内的由明而诚”共同发挥作用，
“自内而外，自外而内，周匝终始，循环无端。 此自然

之真理，乃性天所本真，不容走移也” ［１１］。 “一环又

一环地，由人为而天赋，由天赋而人为，不停地向向

上推展，自然地就可以由偏而全地把性的功能发挥

到极致了” ［２２］，最终达成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

之性。 按王船山的理解， 《中庸》 的 “诚” 离不开

“明”，“明”也离不开“诚”，基本关系则是“诚明相

资”。
在先秦儒家的生命发展及教育学习路径上，

“学”与“思”、“养性”与“化性”代表了两种不同的

生命发展路线。 孔子主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

则殆。”（《论语·为政》），即强调“学思”结合。 此

后孟荀各执一端。 孟子强调“内求” （“思”）：“心之

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孟子·告子

上》）荀子则强调“外铄” （“学”）：“吾尝终日而思

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 （《荀子·劝学》）其实，叶
适说得好，“未有不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习学

记言》卷十四）。 《中庸》把内求与外铄看作是生命

实现过程中两个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方面，主张“尊
德性”（诚明）与“道问学”（明诚）的结合，强调“合
内外”。 既重视“慎独” “内省”等内在工夫，又注重

外在的学习（“知”）与实践（“行”），也就是知行合

一。 程颢将《中庸》的“合内外”模式概括提炼为：
“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二程集》）也就是

说，生命修炼不仅需要内在的涵养（用敬即“自诚

明”）还需要外在的穷理（致知己即“自明诚”）。 张

载则说：“修持之道，既须虚心，又须得礼，内外发明，
此合内外之道也。” （《经学理窟·气质》） “内外发

明”即诚明兼修，把“诚明”与“明诚”两种修道方法

结合起来，做到内外合一。 “自诚明”（强调先天、内
部）对应“尊德性”，“自明诚” （强调后天、外部）对

应“道问学”，两者是《中庸》生命修道的两条相依并

行相辅相成的重要途径，贯穿于“博学—审问—慎

思—明辨—笃行”的生命修道过程中。 “诚至于合

内外，则己与人物天地之理，皆曲成而不遗，随所措

而无不宜矣” ［２］。 只有而且必须把两者有机统一起

来，生命固有的自然天性才能发扬光大，生命才能达

到“至诚”的最高境界，实现“天人合一”之道！

五、教育哲学意蕴

１． 充分调动学习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

生命的自我实现与完善

“人的教育就是激发和教导作为一种自我觉醒

中的、具有思想和理智的生物的人有意识地和自觉

地、完美无缺地展现内在的法则” ［２３］。 “一切专断

的、指示性的、绝对的和干预性的训练、教育和教学

必然会对儿童的发展起着毁灭的、阻碍的、破坏的作

用” ［２３］。 《中庸》 “诚明”的主张正是幼儿园之父福

禄贝尔所言的这种属于人的教育，强调生命内在潜

质的自然展开。 “诚，是人的天性中体认真实、表现

真实的力量。 也是生命得以扩展天性的潜能，实现

真实的 创 造 力 ” ［１５］。 “ 诚 之 自 身， 即 是 一 种 完

成” ［１２］，即生命的自我实现。 “明”是“诚”这一生命

内在本质所固有并生发出来的，是一种生命内在潜

能的呈现状态。 “在天赋（性）的范围内，借着人为

教育效果的推动，由安行（诚）而至于生知（明），以
呈现部分的仁性与知性，来带领人为的困知、学知升

高到另一层面，这就是所谓的自诚明” ［２２］。 它强调

用“自我教育的方式让其内在于生命之中的天赋自

由自觉地展现，遵循个体生命的本然，不用外在手段

横加干涉，从而保养和扩充生命内在的天性” ［７］。
历史上，我国道家老子主张“道法自然”的“自

然无为”之教，倡导“自觉、自悟、自化”的教育方法，
崇尚追求“超然自由”的生命理想境界。 以苏格拉

底、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教育，则以对美善事物

的追求为核心旨趣，以培养自然人为目标，认为“教
育不是给人注入外在的目的，真正的教育不过就是

人的自我内在天性的充分发挥” ［２４］。 人本主义教育

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要“唤醒学生潜力，促使学

生从内部产生一种自动力量，而不是从外部施加压

力” ［２５］。 罗杰斯则从造就一个“完人”（ｗｈｏｌｅ ｐｅｒｓｏｎ
或“功能完善者” ｆｕｌｌ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的目的出

发，认为教育学习应当成为学习者自我发起、自我评

价、知情并进、全面渗透的活动，在根本上就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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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实现。 而“《中庸》所憧憬的似乎是一种自我实

现的创造性过程，它是由一种自我生成的力量源泉

所孕育和推动的” ［２６］，其“诚明”的生命实现路径也

传递了相近的教育哲学意涵：要重视主体自觉意识

在生命实现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调动学习主体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顺应个体生命的自然天性，促进其自

我实现与完善，从而达成至诚的生命境界，即“诚者，
自成也” ［８］。 “自成”后再进而去成就他人与他物。
也就是说，“在《中庸》看来，教育首先不是施加和赋

予，而是一种唤醒和激活，即内在于个体生命的自然

天性，从个体生命的内在自然秩序出发，遵循生命生

长的自然规律， 保存、 养护好与生俱来的善性

（诚）” ［７］。
２． 重视外在教育和后天学习的作用，逐渐开启、

不断发掘、尽情发挥学习主体的生命潜能

依《中庸》的观点，如果说“诚者”是“自成”的

话，那么“诚之者”则首先需要“他成”。 “如果说‘自
诚明’是从内部用力、发明本性、顺性发展的话（即
‘率性’），那么仅仅停留于此是不够的，还需从外部

用力、格物致知（《大学》语）、扩充（孟子语） 发展

（即‘化性’）。 这就是‘修道’即‘教育’的功夫” ［７］，
即“自明诚，谓之教”！ 与《中庸》同为我国经典性命

之学的《性自命出》云：“牛生而长，雁生而伸，其性

使然，人而学或使之也。” ［２７］ 意思是说，牛长雁伸之

性是其与生俱来的本能，并不需要后天的外在学习

习得。 而人的发展与之不同。 人需要在与外界不断

地接触与学习中才能得到充分地滋养和成长，需要

后天的引导与培育才能将生命中潜在的诸多可能转

化为现实。 “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

然也” ［２７］。 是否接受外在教育，接受怎么样的教育，
都直接影响着人的生命的最终实现。 汉代董仲舒以

“禾”与“米”的关系形象地说明了外部环境对“性”
之发展的重要作用。 米固然由禾稻产出，但受不同

外部因素（比如阳光、雨水等等）的影响，禾稻未必

能够完全形成最终的米。 而“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
非在天所为之内也”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 （《春秋繁露·实性》），
作为上天赋予的生命（“性”）之发展亦是如此，同样

需要依赖外在的力量。 《中庸》 “明诚”的生命实现

路径强调的正是这种不断向外学习的重要性。 “所
观所求皆学也”（《正蒙·语录下》）。 只有不断地格

物致知，读书学习，才能明晰事理，晓达诚性。
“在人为（教）的范围内，经过后天修道的努力，

由困知、学知（明）来带动勉行、利行（诚），以预为天

赋的安行蓄力，这就是所谓的自明诚” ［２２］。 如果说，

“言诚者， 天性也”， 那么 “诚之者， 学而诚之者

也” ［１］。 这实际上就揭示了《中庸》“明诚”所要表达

的深刻教育哲学意涵：要重视生命外在教育和后天

学习的作用，依靠生命外部的力量，明晰事理，去其

昏蔽，进而逐渐开启、不断发掘、尽情发挥学习主体

的生命潜能，以达到至诚的最高境界。 就是说，在具

体的教育实践过程中，不仅重视向内的“慎思”，还
需强调向外的“博学”。 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对大多

数人来说，“博学”比“慎思”显得更重要。 因此，在
《中庸》设计的学习过程中，把“博学”置于相对优先

的基础位置。 宋代理学家朱熹讲得更为直接：“夫天

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在圣贤之书，故必

由是以求之。”（《朱文公文集》卷 ５９）天理大都蕴含

在圣贤之书中，不断地向外读书学习则是穷理尽性

的重要途径。
３． 强调上天先验赋予和后天环境塑造相结合，

推动个体生命的整全发展

现代心理学对人的成长和发展曾有过遗传决定

论与环境决定论之争。 事实上，人的成长和发展受

到多种因素的相互制约和共同作用。 遗传为人的发

展提供了先天物质基础，环境则为人的发展创造了

必不可少的后天条件，两者都十分重要。 从这个角

度来说，《中庸》“诚明合一”的生命实现路径实际上

既指内与外的统一，又主张上天先验赋予和后天环

境塑造相结合。 用具有辩证统一意蕴的“而”字联

结“尊德性”与“道问学”（“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
亦体现了这一点。 由“修道”到“致曲”以达“至诚”
则是对此过程的系统总结。 可以说，“诚明”与“明
诚”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现代教育心理学原理，在思

想立意上是十分深刻的。
由诚而明是先天动能的激发，“是天道，是诚者，

是性” ［２８］；由明而诚是出自后天教育学习的结果，
“是人道，是诚之者，是教” ［２８］。 “这体现了一种由形

上落实到形下（德性引出知性），和由形下提升到形

上（化知性为德性）的双向过程” ［２９］。 正所谓“诚则

明矣，明则诚矣”。 “诚者，天之道。 诚之者，人之

道”。 “‘诚者’，直承天命而行，率性皆自然……‘诚
之者’，则需要以道教化，择善固执……” ［３０］。 按《中
庸》的观点，“‘自诚明’和‘自明诚’这两种生命教育

实践模式的过程与路径虽然不同，但实则相辅相成，
殊途同归，最后达成生命的目的与结果是一致

的” ［３１］，即“明与诚，及其成功，一也” ［１］。 生命的至

诚正是生命内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生命的陶炼

与实现是两者相结合的过程，向内的“诚明”（“尊”）
与向外的“明诚” （“道”）皆不可或缺。 在指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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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既要向内用力，又要向外诉求，推
动个体生命的整全发展，即“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

也，故时措之宜也” ［８］。 “合外内之道”体现了生命

活动展开的整体特征，是“达道”与“达德”的统一。
只有做到这样，才能襄助天地以成化育之功，做到

“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
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８］！ 即“人
由至诚之道， 而达内外合一之境， 则能德化天

下” ［３２］。 换句话说，属于人之生命、为了人之生命的

教育活动的展开至少包括两个既相对立又相依存的

方面：一方面是就每个个体生命而言强调先天赋予

与自我生成，即“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８］，以
“尽性”而“成己”；另一方面是强调个体生命的后天

学习与外在生成，即“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两方面的结合正是《中庸》所描绘与憧憬的生命实

现蓝图！

注　 释：
① “性”是《中庸》的核心概念之一。 古往今来，人们曾尝试

从天、理学、心学、生等多种视角对“性”进行阐释，“性”
“生”在先秦古文中常常互训相通。 经前期研究，笔者认

为，《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性”可理解为

上天所赋予的天然的、本质的、固有的、不可学习的资质，
具有“生命” “性命” 的意涵，这在笔者已公开发表的

《性—道—教；＜中庸＞的生命教育》（教育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天命之谓性”： ＜中庸＞的生命思想及其教育哲

学意蕴》（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等论文中已有相关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② 《中庸》第二十二章“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
《中庸》第二十七章“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故君子尊德

性而道问学”等都是对“天命之谓性，修道之谓教”的具体

回应。
③ 《论语·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④ 《孟子·万章上》：“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

觉后觉也。”
⑤ 《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

而知者，其良知也。”
⑥ 《中庸》言：“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

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
其成功，一也。”针对不同类型不同智慧不同特征的人，
《中庸》作者设计了不同的生命实现模式，因每一个人的

天生资质有别，有人不用刻意去学即可知（生知、安行），
需采用“诚明”的内发型教育模式。 有人需要经过后天外

在不断地努力学习才能知（学知、利行），有人则必须经过

艰苦的努力才能知（困知、勉强行），则适宜采取“明诚”的
外铄型教育模式。 但无论哪一种模式，都取决于个体生

命的主观意志及其努力程度（“五弗措”）。 只要付出一定

主观努力，最终都能达成学习目的，取得学习成功，实现

其生命价值。
⑦ 《中庸》第二十章言：“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

道。 圣人也。”《老子》第四十七章言；“不出户，知天下。
不阅牖，见天道。 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是以圣人不行而

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⑧ 《中庸》“天命之谓性”实际上是从本源上定义了“性”，由

于天是宇宙生命的本源，性是由天所赋予人的本质性的

东西，“性或生之”。 “性”在这里蕴含生命之义。
⑨ 《中庸》首章言：“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

不闻。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⑩ 《中庸》第二十五章言：“诚者，非自成已而己也，所以成物

也。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五弗措”即《中庸》所说的：“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

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

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
 在这里，天性可看作是生命内部的“性”；“人为”与“事

物”可看作生命外部的影响因素。
 《中庸》第二十七章言：“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

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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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ｓ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ｂａ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ｎｏ
ｍａｔｔ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ｃｈｏｓｅｎ， 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ａｎｄ ｅｆｆｏｒｔ ａｒ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ａｎｄ ｏｎｅ ｗｉｌｌ ｓｕｃｃｅｅｄ ｉ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ｏｎｌｙ ｉｆ
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ｈａｒ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ｌｉｆ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ｏｎｅｓｅｌｆ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ｂｙ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ｙ ｉ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 ｒｅ⁃
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ｌｉｆ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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